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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在家办公身亡岂能不算工伤？

□ 马涤明
据中新网报道，近日，黑龙

江大庆市自然资源局女职员柴
媛在家办公时被一名男子入室
杀害。虽然事发后凶手已坠楼
身亡，但被害人柴媛的姐姐认为
事件并没有结束，柴媛被害时处
于在家办公状态，应属工伤，并
一直为申请工伤而奔波。截至
发稿前，大庆人社局工伤科工作
人员表示，工伤申请已受理，但
目前还没有结论。

柴媛在家被害，该不该认定
为工伤，争议之处是：家属认为，
柴媛虽死于家中，但当时处于工
作状态，符合工伤标准；而大庆
市人社局认为其不属于工伤的
理由只有一个：在家办公。

虽说，经过家人多方争取
后，目前人社局最终受理，并在
调查认定过程中，但“在家办公
不属于工伤”的说法，恐怕不够

专业。而人社局给出的“在家办
公”不符合条件的理由，如果不
是家属转述有误，这个说法本身
就明显存在矛盾之处：既对“办
公”不存异议，认定工伤的障碍
从何而来？

工伤的定义，《工伤保险条
例》相关条款的重点是，工伤标
准须满足“工作时间、工作场所
（岗位）”两个要件。此案中，工
作时间无争议——— 当时柴媛正
为单位工作，这一点已被单位证
实；家属从警方拿回的柴媛的电
脑和手机中，也保存有案发时其
在家办公并向单位传文件的相
关信息。

但对“工作场所”也不该有
异议。一者，相关法规中从未有
过“只有单位才属于工作场所”
的规定，而因公出差、外出开会、
办事途中出现意外的情况，也一
直是按照工伤对待的。这就是

个常识。
甚至，修订后的《工伤保险

条例》中，上下班途中出现意外
的工伤认定，都已经延伸到了下
班购物——— 2014年8月20日最高
法发布《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时任最
高法行政审判庭庭长赵大光解
释称：下班后，等交通的高峰时
段过了之后再回家，属于合理时
间；下班途中需到菜市场买菜再
回家，属合理路线。

再者，信息技术时代，工作
场所和岗位正在无限延伸，而非
仅局限于单位，早已是不争的事
实。而5G时代的到来，更将颠
覆传统的工作方式，移动办公和
远程办公将扩展到更多领域、更
多“工作场所”。在此语境下，相
关部门仍对“在家办公”是否属
于“工作场所”持有异议，未免有
些匪夷所思。

事实上，关于“在家工作”是
否属于“工作场所”，近年来已经
出现了很多的司法判例，法院无
一例外地支持了“在家工作猝
死”职工家属申请认定工伤的诉
求。今年2月，湖北一医生在家
猝死，当地人社局以“工作时间
与地点不符”为由拒绝认定工
伤，但此决定最终被仙桃市人社
局推翻。仙桃市政府的行政复
议决定书中就指出：基层部门对

“工作时间和场所”的理解过于
机械。

相比之下，大庆市人社局的
某些说法似乎更显“机械”：疫情
严重期间，当地许多单位都执行

“除非特殊情况到单位，平时在
家实行弹性工作”的背景下，仍
无视“在家办公视同工作场所”
的事实，这就不仅是机械教条的
问题了吧？

信息技术时代，工作场所和岗位正在无限延伸，而非仅局限于单位，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5G时代的到来，更将颠覆传统
的工作方式，移动办公和远程办公将扩展到更多领域、更多“工作场所”。在此语境下，相关部门仍对“在家办公”是否属于“工作
场所”持有异议，未免有些匪夷所思。

老年代步车乱象越发严重，可能存在监管不得其法，甚至可能存在监管失职渎职的问题，但根本的原因在于，老年代步车涉及
的环节太多，如生产、质检、销售、末端执法等，老年代步车乱象，不是一个交管部门就能解决得了。目前未明确老年代步车的违法
行为和法律纠纷的责任认定，导致驾驶者的违法成本很低……这些原因都造成老年代步车“任逍遥”的结果。

莫让老年代步车陷入“越管越乱”怪圈

□ 马荻
据中新网报道，就日前“仪

陇县人社局400多字官方回复
出现4个错别字，连本单位名都
写错”事件，南充市仪陇县政府
新闻办发布通报：县纪委监委
对县人社局工作人员何某、杨
某给予政务记过处分，对县人
社局党组书记李某、副局长秦
某、工作人员刘某进行书面诫
勉。县人社局党组对工作人员
吴某严肃批评教育，要求其作
出深刻的书面检讨。

因为四个字，具体工作人
员被记过，局党组书记等一干
人也被诫勉或书面检讨，问责
力度不可谓不大。要光说“四
个字”，如此严肃问责看上去似
乎有些重了，但错字所反映出
来的工作人员对待工作的漫不
经心的态度，才是真问题。

如当地官方通报所说，此
事暴露出县人社系统个别干部
职工群众观念淡薄、工作作风
懒散、责任心不强、服务态度不
好、业务技能欠缺等突出问题。
同时，也反映出县人社局机关
管理制度不健全、制度执行力
不强等问题。

此事中，“赓即”被写成“康
即”、“愉快”被写成“愉协”、“工
作”被写成“江作”，即便不太影
响阅读者对文件内容的理解，但
读起来很不舒服，不仅是“拗
口”，更不舒服之处是有一种不
被尊重的感觉。很难相信，机关
工作人员上报给领导、上级部门
的文字材料也会这样错字连篇；
而如果给市民、网友看的东西，
就不太在意质量，是不是说，老
百姓在有些干部眼里没分量？

出自政府部门的官方回复
文字，不仅反映出对待民众的态
度，文字质量也在一个侧面代表
着机关形象；但这个回复恰在这
个问题上“掉链子”了：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给写成了人“为”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低级错误
的背后，显然是工作质量的低
级。而这种“低级”，不管是“只
应面向市民有”，还是平日里单
位也不太重视这类问题，单位领
导都应反思管理责任。

机关公文、讲话稿、官方宣
传标语牌频现错字错句，有的甚
至错出了大笑话，比如“郑州居
民争做文明石家庄人”、“神木爱
长沙”，“饲养犬只”给写成“思想
全职”……这种看上去“毛病不
大”但却严重影响官方形象和公
信力的问题，在一些地方和部门
有些近乎“常态化”。而“笑话”
每次曝出后，其中的责任基本都
被推给电脑或广告公司，工作作
风问题每被忽略。

网友每每质疑，责任问题
若总被“忽略”，个人或集体“马
大哈”当然算不上个问题了。

在此语境下，仪陇县严肃
问责错别字事件，绝非小题大
作。公文错字不是小事，错字
反映出的工作作风、责任意识、
服务态度等问题，更不是小事。

□ 戴先任
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

2018年11月1日，《北京市非机动
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北京市
数以百万辆的电动自行车进入
规范化管理进程之中，相关部门
设置超标车辆过渡期、开展路面
集中整顿、查处销售环节违法违
规行为，取得一定成效。然而记
者日前走访发现，因供需两旺且
尚缺乏明确的管控措施，老年代
步车却越造越大、越跑越快，问
题突出、乱象频发，给城市道路
交通安全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
影响社会公平。

近些年来，老年代步车在
市场上兴起，老年人年老体弱，
出行不便，一些老人子女喜欢
给父母买代步车来表达自己的
一份孝心;而老年代步车多运用
电力，显得节能环保，代步车也

比普通小汽车更为轻巧，这些
都让代步车变得更流行起来。
而且远不止是老年群体使用老
年代步车，很多老年代步车的
驾驶者不过是年轻人。这些所
谓的“老年代步车”不要驾照、
不用上牌、不需年检，不摇号、
不限购、不限行……让它们“跳
出三界外”，更是呈现野蛮生长
的态势，如有一些人还利用老
年代步车做起了非法营运的黑
出租生意。

老年代步车引发的交通事
故不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
院在2013年至2019年审理的道
路交通案件中，随机选取300件
统计后发现，涉及老年代步车
的案件有40件，且老年代步车
负同等以上责任的案件比例较
高，主要因为占用机动车道行
驶、闯红灯、逆行等交通违法行

为较为突出。
几年前，多地就相继开展

了对电动自行车包括老年代步
车的规范整治，但就像在北京
一样，老年代步车在一些地方
并没有得到有效规范，反倒是

“越管越乱”，乱象更加严重。
老年代步车在整治下反倒更加

“坐大”，不仅是“打不死的小
强”，反倒是“越打越强”，对越
来越严重的老年代步车乱象亟
待引起重视与遏制。

老年代步车乱象越发严
重，可能存在监管不得其法，甚
至可能存在监管失职渎职的问
题，但根本的原因在于，老年代
步车涉及的环节太多，如生产、
质检、销售、末端执法等，老年
代步车乱象，不是一个交管部
门就能解决得了。目前未明确
老年代步车的违法行为和法律

纠纷的责任认定，导致驾驶者
的违法成本很低……这些原因
都造成老年代步车“任逍遥”的
结果。

不能让对老年代步车的监
管陷入“越管越乱”的怪圈。要
遏制老年代步车乱象，就需要
建立健全低速电动车市场准入
和监管制度，从生产、销售、使
用等各个环节实施全面管理，
各执法部门加强部门协作、联
动合作。子女也要认识到这些
代步车存在的严重安全隐患，
而不要买代步车送父母。对

“越管越乱”的老年代步车需要
“全面管控”，才能给其戴上“紧
箍圈”，终结老年代步车乱象。
不能让老年代步车继续“跳出
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在“灰色
地带”野蛮生长，要把老年代步
车推上法治正轨。

多人因错字被处分
不是小题大做

欲办校际篮球赛，比赛时间显无奈。
课外培训学生忙，全面发展被破坏。

绘画 王怀申 配诗 王继洋

北京市某中学校团委的一位老师介绍，有一次举行校际
间的篮球比赛，商量比赛时间的过程特别纠结，“只有下午5
点以后是大家共同的空闲时间，但是却是最不能安排比赛的
时间，因为大多数孩子有课外班，根本凑不齐上场人数。”在
这场学生、家长、学校、校外培训机构的教育较量中，学生失
去了自由支配的时间，家长失去了金钱，学校也失去了原来
在教育上的霸主地位……据8月31日《中国青年报》


